                                       陈光诚案开庭再次推迟   遇暴力袭击后陈述省思

                                                                      RFA 张敏 


（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06，07，22 ） 
* 陈光诚案开庭再次推迟 *
        上周报道了山东临沂沂南县法院将陈光诚案开庭时间从7月17日改为7月20日，7月20日陈光诚案开庭时间再次推迟。 
          7月19日下午，沂南县法院口头通知，陈光诚案开庭将推迟。
          7月20日上午，在预定开庭时间，陈光诚的辩护律师李劲松先生到达原定开庭地点，有关方面告诉他，开庭时间推迟。
         李劲松律师随后踏上了返回北京的路程,在旅途中接受了我的采访，谈7月20日上午的情况。
         他说：“我8点到。8点33，在审判庭门口等，确实今天没开庭，我就到他们办公室去落实一下，下次什麽时候开庭。他们答复说还没定，定下来之后会在三天之前通知我们。同时还把7月17日检察院给他们的一个函给我看了，说的是，因为检察院需要核实补充有关证据，所以提请法院延期，改日再审。
         出了法院，我就直接回北京了，现在在路上。” 

         主持人：“您当时在法院门口看到有哪些人？”
         李劲松：“一开始看到一些当地的盲人，之后看到可能是外地包括北京去的一些陈光诚的朋友，他们都以为今天开庭，准备去旁听的吧。后来，可能是在我从法院出来前，当地有些流氓可能是抢了去旁听的那些人的摄像机，当时他们在打电话，说已经报了110，在等待110过来处理。
         我就直接打车到了临沂，直接坐汽车回北京。” 

         主持人：“您觉得法院方面所作的在程序方面适当不适当？”
         李劲松：“就像今天他们说的，没有直接的法律规定。按理来说，我昨天下午四点直接要求他‘你确定一下明天是不是肯定不开庭，肯定不开的话，你出一个‘取消’的书面通知给我’昨天晚上我就可以直接回来，不用再多等一天。他说不必要，他不给开。
          这种事情，程序上确实也没有规定他一定要开，但至于说这种取消，利用口头形式，在我已经要求他用书面形式的情况下，他还是坚持只用口头形式，这是不是合适？” 

         主持人：“此行临沂，您预计要做的事情都做了吗？”
         李劲松：“这次主要就是去会见陈光诚，听陈光诚个人对相关证言的意见。至于调查取证，上次已经说过了，流氓恶势力没有被抓捕之前，我就没必要去白白送死。” 

         主持人：“您这次去沂南，张立辉律师有没有和您同行？”
         李劲松：“这次是我带我们所里另外一个年轻律师去的。” 

         主持人：“有说您这次是与张立辉律师一起去的，这消息不属实吗？ ”
         李劲松：“不属实的。” 

         主持人：“那位律师的姓名始终没有向外界公布，是吗？”
         李劲松：“对。” 

         主持人：“您什么时候离开沂南踏上返回路程的？”
          李劲松：“九点多离开沂南，十二点多离开临沂，从法院出来打车走的时候已经算是踏上了返回的路程。” 

* 法院门前的抢劫与暴力 * 
         在原定开庭日之前，有十几位各界人士从北京及各地赶到沂南，准备参加庭审旁听。7月20日他们遭到暴力袭击，当天晚上先后离开沂南。 
         
         我请正在旅途中的北京维权人士赵昕先生讲讲当天发生的事情。 
         赵昕先生说：“现在我在大巴车上，今天早上八点十五分左右我们到了法院门口，李劲松律师和另外一位律师进去交涉，到底开不开庭。我们十几个人，包括高智晟律师、孙文广教授、李海、刘京生、马文都、 陈青林、赵辉、殷雨生、姚遥和李金平几位先生等，就在门口等他们。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穿着印有陈光诚头像的‘光诚衫’。除了高律师以外，每个人手上拿着一本宪法。后来殷雨生弟兄就拿出摄像机，拍一些镜头，结果这帮暴徒流氓一下子冲过三、四十人，跟殷雨生说‘不许照到我们啊’，还没回答，他们伸手就开始抢那摄相机，殷雨生就紧紧抱着，死死不放，因为那个摄像机很贵，将近一万块钱。
        我们每一个人都扑过去，因为这是光天化日之下暴力抢劫，我们就去把他们拖开，十几个人轮班扑上去，每个人都被一次又一次推倒在地，殴打摔伤。 我因为右腿膝盖刚刚好（曾在四川被身份不明者殴打膑骨骨折），胜不了力，一跤摔下去，感觉差点又要断了样的，一天在痛。
         高智晟律师被一掌推倒在地，他不断爬起来，不断被推倒、按倒在地，有一次把他推倒在一辆正在行驶的出租车上，他正好摔到引擎盖上，幸好那出租车立即刹车了，不然的话非常危险。非常恐怖。
         他们把摄像机抢走后，八点五十分左右时，我打110拼命报警，打了十几个报警电话，等到九点十来分的时候，我们有个弟兄拿着手机照像，那帮家伙又扑过来抢那手机，我们拼命保护那个弟兄，他们又一次次把我们推倒和打倒在地，把那手机又抢走了。
         然后，我们又举着宪法在法院门口进行无声抗议，那帮家伙又冲过来，抢另外一个相机，又把相机砸掉一个。他们看我背着包，冲着我就过来了，打了我脸上几下，把我鼻子打出血了，衣服上全是血，他们在我身上又打了几拳，踢了几脚，然后抢我的包，把包的带子都抢断了，我赶快递到车里面去，他们才没抢走。包里的相机在争抢的过程中摔在地上，摔坏了。
         他们看李海背着包，又去抢李海的包。” 

        从山东济南专程到沂南去旁听庭审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七十二岁的孙文广先生说：“我们在照像，抢我们摄像机的这些人说我们侵犯了他们的肖像权，其实我们是照我们自己的人，他们这些出来打人、抢摄像机的人，原来站在我们背后，我们怎么能照上他呢？在外面围着看的人，公开有什么表示的很少，私下里跟我们讲，今天出来抢摄像机、厮打我们的这些人，是穿着便衣的公安干警、公安局的工会主席也在这里头，还有刑警队的。” 

         赵昕先生说：“一直到警察九点半来了以后，各种各样公安国保的车停在马路的中间。明明抢劫犯就在这地方站着，还继续作恶行凶，警察根本不闻、不管、不问。
         一直耗到九点五十五分，在旁边的坐 “京Q ”8008、80010、80016、80058、80068，这些车上下来的看似很大官的领导的人就一声令下，说‘这帮人涉嫌阻碍了交通秩序，把他们抓起来！’从各个警车上扑下来几十个人。
         门口除我们之外，还有法警几十人，他们坐在门那儿看着不动，还有两、三百是老百姓，有的远有的近，在那儿围观，场面非常大，非常混乱。 
         他们就以我们‘涉嫌扰乱交通秩序’……抢匪他不抓、暴徒他不抓，结果把我们抓上警车，分成四批带到派出所去了，非法拘禁四个小时，然后给我们作了笔录。下午两点鈡才放我们自由。 

* 村口路边遭暴力殴打，脱衣毁衣 *
         赵昕：“吃完饭我们开着车，差点不到四点，我们就到陈光诚家所在的东师古村去了。
         我们也是穿这个‘光诚衫’，举着圣经，拿着一些钱准备给陈光诚家人送去，他们四、五十人已经猖狂以待了，全部都是男的。
         我们到了村口以后，他们不让我们进，我们讲半天道理不行，对他们说‘能不能你们帮我们带进去（给陈光诚家人的钱），好不好？你们转交，我们就不进去了’。还不行，他们让我们走，开始推我们的身体，踢我们，不断在后面拖我们的身体。
         到了没有老百姓围观的地方，一个当官为首的一声令下，喊‘打！’，就开始疯狂地打我们。很多人眼镜被打掉，身上被踢、被打，他们追过来，把我们每个人身上穿的印有陈光诚头像的衣服，全都以暴力强行脱下来，把T恤衫撕得粉碎，很多人被打得遍体鳞伤，高智晟也遍体鳞伤。
         我一看这情况，赶快护着孙文广教授，他年龄很大，身体不好，心脏也不好，我们怕对不起他，让他坐着出租车赶快往前跑。他和我也穿着‘光诚衫’，我们两人因坐车到前面了，所以没被脱了上衣。后来那帮家伙看把他们的衣服脱完，又来脱我们的，我们的出租车往前跑，他们没追。
非常恐怖，他们非常疯狂。
         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先暂时撤退了。” 

* 非暴力、不服从的抗争*
         赵昕：“今天是我们国内民间非暴力的勇士正式穿着‘光诚服’、举着宪法，进行第一次公民非暴力、不服从运动的一种正式抗争，遭到警匪一家的黑社会化、非常疯狂的、歇斯底里的侵犯人权的对待。” 

         主持人：“您能解释一下您说的‘公民非暴力的不服从’您指的是不服从哪一部分？”
         赵昕：“不仅仅不服从他们这种知法犯法、执法犯法，也不服从他们这种暴力和恐吓，假借法制践踏人权、侵犯公民合法权利，颠倒黑白、贼赃诬陷、打击报复我们维权人士的种种罪恶。” 

* 7月20日陈光诚家人的遭遇 * 
         在同一天，7月20日早晨，陈光诚的大哥陈光福和母亲一起，按原定时间赶往沂南县法院，路上被拦阻。
         陈光福先生当天接受我采访说：“今天早晨我和我妈妈一起准备去旁听，但是走到离县城还有不到两公里的地方，被十多个警察把我们坐的车子拦下，他们不让我们到县城去，并且告诉我们‘今天不开庭，你是不是去和律师想闹事？’，然后他们又找了个车，把我们送回家，法院那个地方我们就没能去。” 

         主持人：“袁伟静今天有没有试图到沂南县法院去旁听？”
         陈光福：“袁伟静曾要求去参加旁听，但是没有被批准。” 

          主持人：“您和母亲是被批准的吗？”
          陈光福：“也没有批准，我们直接去了，快到县城被拦下。
         袁伟静今天下午三点半的时候和小的孩子又被抓走了。抓走后不到十分钟，北京来的朋友就过来了，我想他们是故意把她抓走，使她不能见到北京过来的人。
         他们没有出示任何手续、任何证件，把人强行带走。带走以后也没有出示相关手续，只是快要把她往回送的时候才对她讲，是以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和扰乱交通秩序罪依法传唤她，要求袁伟静签字，袁伟静说‘你们的程序违法，我绝对不签’”。 

        主持人：“袁伟静是几点钟回到家里的？”
         陈光福：“六点半回到家的。” 

        主持人：“您的母亲在你们被拦截之后，她的反应怎么样？”
         陈光福：“她本来想通过参加旁听，能和光诚见一面，哪怕是远距离的。但是他们政府有关方面临时改变了主意，延期，她很失望。” 

* 同案被羁押村民亲属受到压力 * 
         主持人：“和陈光诚有关的那些现在还被羁押的三位家属，他们今天有没有作努力，要到法庭上去旁听？”
         陈光福：“他们不敢。因为公安局明确告诉他们，如果参加旁听的话，只能加重他们（被羁押的家人）的罪过，所以他们绝对不敢去。” 

* 公安局、派出所的电话 * 
        我打电话到沂南县公安局和双堠镇派出所，想听听他们对当天发生的事件所作的说明。 
        主持人：“喂，您好！请问公安局值班室的电话多少？”
        对方：“你哪里的？”

        主持人：“我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
        对方：“你找谁？我这里是总机，你是想问什么样的事？”

        主持人：“关于今天在沂南县法院门前发生的事情。”
        对方：“你稍等一会儿，我给你转转看看。”

       主持人：“好。谢谢您！” 
       对方电话振铃一分半钟之后，断了。

        我又拨打公安局电话。 
        对方：“喂，您好！”

        主持人：“刚才您帮忙我转的那个电话没有人接。请问您能给我双堠镇派出所的电话号码吗？”
        对方：“双堠镇派出所是内线，我给你转过去。”

        主持人：“您能告诉我一个它的直拨电话吗？”
        对方：“没有直拨电话，都是通过这个电话转，这是公安内线。”

        主持人：“好，谢谢。” 
        说是帮忙转电话，但是电话马上就断了。 

* 近几天事态发展回顾 * 
        让我们对近几天来事态的发展作一简要回顾。 

许志永、李劲松等赴临沂，胡佳受阻―― 

        7月15日，法学博士许志永先生离开北京，第二天到达沂南，准备进入东师古村调查取证。
        7月18日，原计划与李劲松律师等人一起去沂南的北京维权志愿者胡佳先生因警方拦阻，未能成行。之后，他被软禁在家中。
         胡佳当天接受了我的电话采访。他说：“我今天中午出去的时候，北京市通州区国保支队的支队长带着他的手下就把我围堵在这儿了。然后跟他们怎麽交涉、怎麽冲撞也没有办法。
          到傍晚的时候我再下去看，他们还是两辆车。（我走不了）所以特别遗憾。” 

李劲松律师再次会见陈光诚―― 

          7月19日到达沂南的李劲松律师当天傍晚会见了陈光诚先生，他说：“我六点多就会见完了陈光诚。” 

        主持人：“会见的情况怎么样？”
        李劲松：“会见基本正常。” 

        主持人：“陈光诚现在情况怎么样？”
        李劲松：“健康状况良好，精神状态也不错。”

        主持人：“会见了多长时间？”
        李劲松：“五点多到六点多，一个小时左右。” 

        主持人：“从您要求会见到允许您会见，整个过程都顺利吗？”
        李劲松：“我是从两点半等到五点钟才见啊。” 

        主持人：“在整个会见过程中，都能正常行使您的律师职责吗？”
        李劲松：“基本上吧。” 

李劲松律师被跟踪―― 

         主持人：“您到达沂南沿途顺利不顺利？”
         李劲松：“沿途比较顺利，但之后还是发现有两辆没牌照的黑车跟着我，所以今天晚上我就没在沂南住，今晚在临沂住了。” 

         主持人：“明天您要是再赶往沂南，这中间有多长时间路程？”
         李劲松：“一个小时。” 

        主持人：“您和其他同行的人都住在临沂吗？”
        李劲松：“我就带了一个助理律师，是我们所的新律师，就我们两个。” 

       主持人：“不便透露姓名？”
       李劲松：“嗯。” 

村民秘密会见许志永博士―― 

         许志永博士到达沂南后，调查取证进行得是否顺利呢？他在到达沂南后最初的几天，手机一直关机。 
        我从陈光诚的大哥陈光福那里侧面得知一些情况。 

         我问陈光福先生：“现在您和许志永博士他们有没有见过面，调查取证进行得怎么样了，您知道吗？”
         陈光福：“非常困难，老百姓都非常害怕。他和一部分村民见了面，随便谈谈可以，但是让一些村民作证，他们不敢。” 

         主持人：“许志永博士有没有受到什么拦阻或者身体上的攻击？”
         陈光福：“他们只是把他推、拉出去了一公里多，但是没有打。” 

         主持人：“许志永博士有没有见到袁伟静？”
         陈光福：“只是今天远距离看到了，但是没有讲话，因为许志永被很多人推拉，还没有到村口，只是在公路到村去的路口就被他们拉走了。
         许志永要求见看管的那些人员的领导，要求到村子里取证，但是他被拉走了，没有能够进村。” 

         主持人：“您有没有见到许志永先生？”
         陈光福：“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我们接触也是偷偷的，如果被他们知道，他们也会对我采取措施。” 

         主持人：“那您刚才说村民们可以跟他谈一谈不是在村子里谈吗？”
         陈光福：“是在临近的村子，不是我们村，只是村民偷偷出来和他见了面，就像作贼一样。因为根据以前的情况我们害怕许志永被打，所以我们就劝他不要进村。” 

         前去和许志永见了面的一位村民说，他已经为陈光诚作了证，但是在广播里不便公布他的姓名。
         这位村民说：“前天俺见他了，到县城找的他，偷偷见的。” 

         主持人：“还顺利吗？”
         村民：“在俺见的时候还顺利。到后期就找不上了。” 

7月19日―― 

         许志永博士返京。 
          7月19日晚上，有消息说陈光诚案开庭时间又要推迟，我拨通了许志永博士的手机。他说：“我在路上，在回北京。” 

         主持人：“其他的律师也都在回北京路上吗？”
         许志永：“李劲松律师明天回。” 

        主持人：“他在原定开庭时间还会到现场去吗？”
        许志永：“他打算去吧。”

        主持人：“您能简单讲一下最近几天取证的情况吗？您可能因为一些情况当时手机在关机。您方便讲吗？”
        许志永：“我现在车上还不是特别方便。” 

       与此同时，当天到达沂南的十几位来自北京和各地的志愿者正在吃晚饭。其中有孙文广教授、高智晟律师、赵昕先生等人。 
         赵昕先生说：“旅馆定下来了，但是他把我们旅馆的高律师的房间，还有其它几个房间的电话全部掐断了，也没办法。” 
         
         我问高智晟律师：“您这次出远门有跟踪的吗？”
         高智晟：“一路上跟踪我的车比较多，到了沂南之后已经到了十二辆，跟踪我们的车不敢挂牌照。” 

        主持人：“您是开着自己的车去的吗？”
        高智晟：“是。” 

         主持人：“现在开庭的日期有没有进一步核对？”
         高智晟：“原本是明天开庭的，他们突然宣布延期开庭。” 

         主持人：“这是什麽时间宣布的？”
         高智晟：“今天下午。上午我一来，就直接把车开到法院，去要求登记旁听，他说‘你不用登记，明天准时来就肯定能听’。
        下午赵昕他们三个人带了一叠子（大家的）身份证去了以后，对方就说要延期了，检察院说要补充证据。” 

        主持人：“留下的人打算怎麽办呢？”
        高智晟：“他们不可能通知我们啊，我们明天还是要到法院去。还要到看守所去一趟，然后到陈光诚家去一趟。” 

        赵昕先生说，他到临沂后，手机上收到了恐吓信息。
        赵昕：“我是昨天晚上十一点钟到临沂的，到了之后就收到死亡威胁短信，说‘你们一家人去死吧 ’。” 

        问：“你们一路顺利吗？”
        答：“还是比较顺利的。我们现在穿着‘光诚衫’。” 

         赵昕先生说的“光诚衫”是一种T恤衫，上面印有陈光诚的照片和“盲人.陈光诚.自由”字样，以及陈光诚家所在村的村名。
         看到他们穿这种T恤衫的人是什么反应呢？ 

         赵昕说：“我们满大街走。沂南的人们、公务员们看到我们穿这衣服，很多人好奇地问，我们跟他们讲了，还有很多人都知道，冲着我们鼓掌、竖大拇指。” 

         这时候和赵昕先生在一起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先生，接受我的采访，谈他为什么来沂南。
         孙文广：“我是为了陈光诚案要开庭，我们来实际上是对他一个声援，我们觉得他的事业是很正义的，我们表示对他正义行为的支持。” 

        主持人：“看到这麽多人同时来到沂南，您是什么心情？”
        孙文广：“我觉得很鼓舞。全国各地，有北京的，山东的，还有西安过来的，这麽远的路程赶过来，今天晚上大概还有一些人会过来。” 

        主持人：“您也穿着印有陈光诚头像的T恤衫吗？”
        孙文广：“对，我也穿着。” 

* 7月20日沂南县和东师古村口的暴力袭击 * 
        第二天，7月20日，在原定开庭时间，有关方面宣布开庭推迟。当天在沂南县法院门前和陈光诚家所在的东师古村村口，来自各地的志愿者们遭到抢劫和殴打。 

高智晟律师如是说――

         7月21日回到北京家中的高智晟律师说：“7月20日两次暴力场面。预料之外，也在预料之中，更多的是在预料之中。因为面对关注陈光诚案件的这些维权人士的暴力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了。
         7月20日，大概是八点三十八左右，我下车以后，最让我感动的就是看到二十多位盲人，他们清一色手拿‘导盲杖’，坐在离法院门口右侧大概二十多米的地方。
         我走过去，问他们是不是来关注陈光诚事件的，他们说‘我们就是为这个事来的。” 

插主持人访盲人邵宝光先生实录―― 

         其中一位盲人邵宝光先生接受了我的采访。
         主持人：“您这次是因为什么来到这儿的？您对陈光诚这个事情有多少了解？能讲讲您的心情吗？”
         邵宝光：“就因为不了解，也不明确陈光诚犯的哪些罪行，我们想来听听。也许是为唤醒我们盲人的头脑，如果陈光诚犯了严重的错误，也可以说对我们盲人是一个极好的教育。我们来就是为了学习，看看政府对这个残疾人，是公断，还是不公断。” 

         主持人：“您是走了多远路来到这儿的呢？”
         邵宝光：“我的路程大概也有二百里路。” 

高智晟律师与同行者遭遇暴力抢劫袭击―― 

         高智晟律师说，他在和盲人聊天的时候，突然看到那边和他同来的志愿者在挨打。
         高智晟：“刚聊天的时候，就看到那边开始打人，我就赶快扑过去。赵辉、邓永亮都已经被压倒在地，躺在地上挨打。对方四、五个人围一个人，我也倒了几次地，断断续续有一个半小时左右，很多人身上都流了血。
         我昨天晚上回家来脱了衣服，镜子里一照――到处青一块，紫一块，左腿腿部肿得高高的，半个巴掌大变成完全的紫色。
         在法院门口，我们的东西被抢之后，我们就报了警，大概报了有不下十次警，
        警察迟迟不到，快到半小时最后几分钟，警察赶来了。
        抢劫我们财物、殴打我们的人就在110警察面前继续殴打我们同伴，继续推搡、抢夺我们的东西。接着，我们所有的人时间不等的被他们在派出所盘问了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后来陆续都放出来了。”

         主持人：“您当时是什么心情？”
         高智晟：“我常常坐在家里、办公室里听别人讲述滥用权力者对他们的伤害过程，甚至是残酷的迫害和杀戮过程，但是确实没有亲身经历过这样群体的暴力事件。”
         当天下午，又有一起暴力事件在陈光诚家所在村公路路口发生。
         高智晟律师说：“我们到村口以后，已经有六、七十人在那儿等着我们。他们的背后就是闪着灯的警车，通向陈光诚家的通道上堵了有六、七十人。
         我们把车停下后，赵昕他们就走过去。不到两分钟那边就五、六十个人一起喊‘打！抓！’赵昕朝我们的方向跑过来，我看到邓永亮已经被打到在地，脚踢、脚踩在他身上，一把就把衣服撕烂，上身就光着，紧接着我们听到后面有指挥的人喊‘把他们的衣服全部扒光！’三、四分钟时间，所有人的衣服……上身一条线不挂。
         当时确实……都是些文人，经历这种场面大家还是有些措手不及。
         他们在撕我的衣服时，由于用力过猛，我的肩上和右臂都被拉伤了很长的伤痕，肿得高高的。之后，他们就准备把我的车掀翻，掀到路基下，喊‘一二三’几次没有成功。
         警察从我车上抢走了我的车钥匙，把我们带走之后，他们把车后来还给我们，我们检查以后，我的大概九千多块钱都没有了。” 

         主持人：“你们有没有报警？”
         高智晟：“没有用，警察就在跟前。” 

         主持人：“没有上衣，回来的路上怎麽办？”
         高智晟：“全部是光着膀子。在山东的一个服务站，同车的老马从背后的一个包里边翻出来一个背心，说‘你穿上一件吧，看你身上全是伤，我穿了一件背心回来。’ 

        主持人：“经历了这样一次事件，您现在有些什么想法要讲？”
        高智晟：“我看到那些地痞流氓被中共所用，他们的人格是比较混乱的。更多的，是面色纯粹是红紫色的农民的面孔，有人有五、六十岁。
         我一路上感慨，我觉得他们和陈光诚是一样的弱者，但他们比陈光诚多了一双眼睛，他们却为了一点点小利……这都是当局雇来的……他们就加入到这样的行列当中，成为残酷迫害陈光诚和他家人的邪恶力量的一部分。
         今天的统治者，对整个社会人们的精神、人性的这种放纵和糟践，真是令人心里边滴血！
          这不得了，真的不得了！确确实实从头到尾看到的都是暴民。
         我看到那个老人，在后面把我打了一拳后，六十多岁的人，跳上来把我的衣服一把撕烂，我背过头去看他，看到他眼里抑制不住那种野蛮和兴奋。
         我感觉到人的‘兽的’、罪恶的那一面这个时候发酵，使得他极其兴奋。他能征服像我们这样的人、如此毫无遮拦地安全地用暴力殴打我们，我们不作任何还手，使他可能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 
         昨天我和他们警方那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谈了很长时间，我告诉他们‘这个体制对任何人都不安全’。 
         我们更痛心的就是想象到，我们仅仅是在那儿的一些经历，但是陈光诚和他的家人，以及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们，就生活在这样的生活状态当中。” 

孙文广教授如是说――

         谈到陈光诚案未来审判可能的结果，孙文广教授说：“这个结果呢，还要看大家的争取。
律师的申辩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就是大家在网络上的呼吁。
         如果抗议的声浪继续下去，比如说再开庭，是不是会有人去旁听？这是法律规定的，可以旁听，我来了，显示民意。来了的话，甚至以沉默的方式，参与旁听，人数多，他也要考虑。
        声浪如果大一些，参加的人多一些，对审判的结果，我想会有所影响。”

      以上“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